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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有事，总是睡不安生。感觉是天快亮了，可睁开眼睛
看看，屋里面还是乌漆墨黑的。窗户那儿虽说透进来一束亮
光，但乌蒙蒙的，仍然是夜的迹象呢。

不过，院子里的鸡已经叫了，应该离天亮不是太远了。胡
昌想，反正是睡不着了，腿脚还麻酥酥的，别躺在床上“打饼
子”了，索性起来吧。

胡昌的左腿骨是磕断了又接上的，平常走道时，没啥大的
影响，只是天气变化时，他那地方会有反应——酸胀疼痛，还
痒！有时，让他整夜睡不好觉。睡不好觉的胡昌想着，干脆就早
点起来呗。

拉开房门时，院子还是一片黑乎乎的。石磨呀、猪圈呀、草
垛呀，包括当院里的几棵椿树、桃树啥的，都被黑绰绰的夜幕
笼罩着。唯有睡在石磨底下的大黄，听到主人开门了，显得很
兴奋，它摇着尾巴围到胡昌的身边，撒娇似的在胡昌的两腿间
钻来蹭去。

胡昌手把着裤子，到墙角那边去撒尿。大黄跟过去，又跑
回它的窝边，不知所措地摇着尾巴，似乎在猜测主人撒过尿以
后，是继续回房睡觉呢，还是要赶早去做别的什么事情。大黄
猜测不到。但大黄直盯盯地望着胡昌，口中“唔唔唔”地发出声
响，似乎在说，它的主人想去做什么，它都是乐意的。

回头，胡昌掖紧了裤子，带着大黄，或者说，是大黄引领着
胡昌，沿着黑绰绰的街巷，朝着村子西面的方向走去。大黄一
路跑在前头，走走停停，不时地回头张望着它的主人。途中，遇
到几只在黑暗中撩骚的公狗与母狗，大黄还跑过去，跟人家嗅
了嗅，但它很快又跑回胡昌跟前。大黄似乎知道，今早它要跟
着主人去做事情呢，不能跟那几只狗儿过多纠缠。

在村头，胡昌察觉到地上有些亮晶晶的麦草。他知道，有
人家已经开镰了。

是的，岭上的麦子熟了。胡昌今儿起个大早，就是要去领
几个体格健壮的麦客来。

胡昌家岭上、湖道里都有田地，但胡昌在盐区这边算不上
什么大财主。盐区这边真正有钱的人家都去跑船，或是倒腾盐
的买卖了。像胡昌家这样，家有骡马，名下有几十亩田产的人
家，在流金淌银的盐区，只能算是一般的富裕户。平常，胡昌本
人也在赶牛耕田呢，只是到了麦收时，他必须找几个麦客来帮
忙。一则是他的腿脚受过伤，干不动体力活；再者，麦收是赶时
节的，前后就那半拉月的时间，家中没有几个帮手，只怕是要
把麦子烂在地里的。

俗话说“麦熟三晌”，再青涩的麦子，只要是到了麦口（麦
收季节），三天暖洋洋的西南风一吹，自然也就成熟了。麦子成
熟以后，就要赶快收割，否则麦粒儿会在胞胎中自然炸裂开
来。那样的话，就很难把落地的麦粒再收上来了。

胡昌算的就是这个账。他要赶在麦熟时，尽快把自家的麦
子收上来。一旦成熟的麦子着了雨水，麦粒子就会发芽变质，
到那时，原本香喷喷的麦子，喂猪猪都嫌了。

晨曦中，胡昌远远地看到桥上有人捧火抽烟的星星点点
亮光，他就猜到已经有麦客聚集在那儿。他甚至觉得，有人先
他一步赶到那边挑选麦客了——

“你家要几把镰子？”这是麦客问东家的行话。
“要几把镰子”，是指要几个麦客。即便是麦客身强力壮，

腰间同时别着三五把镰刀，此刻也只能算是一把“镰子”。
回答若说“三五亩地”，打头的那麦客便会“点卯”，“大黑、

小伍子，你爷俩去吧。”好像三五亩麦田，去两个人，一天就能

给收拾完了。
那些麦客，都是西乡山区那边过来的，他们像候鸟一样，

总是会选在盐区这边的麦熟时节赶过来。他们中，或父子，或
兄弟，或是一个村上的男人“抱团”一起来的。东家来挑选麦
客，麦客们同时也在选择东家。

像胡昌家这样的富裕人家，岭上有麦地，湖道里还有水
田，连收麦子带插秧，即便是三五个麦客白天带晚地干，少说
也要十天半月才能完成。所以，胡昌今早赶来，就是要多挑几
个力气大、肯吃苦的麦客。条件嘛，由对方提——

“你家出多少钱？”
这是麦客们问东家，割倒一亩麦子，能付给他们多少钱

呢？类似的话题，往年都有先例，一般走不了大扯子。问题是，
有个别嘴巴馋的麦客，还要追问一句：

“中午什么饭食？”
回答：“小鱼烧豆腐。”
挑剔的麦客往往会在这个时候把脸拐到一边，去问旁边

的另一位东家：“你家呢？”
胡昌似乎是瞧准了时机，况且他已相中了眼前那位膀大

腰圆的麦客，当即把话接过来，说：“俺家是白米饭，大脚馒头，
外加猪肉炖粉条子。”

这是那个时期招待麦客的最好饭菜了。
麦客们一听，起身就跟着胡昌家的“猪肉炖粉条子”走了。

可真到了胡昌家里，会不会就像胡昌说的那样大脚馒头外加
猪肉炖粉条子呢？那就不好说了。

类似言行不一的事情，在户主与麦客当中，年年都会发生。
麦客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一年，一户财主招揽麦客

时，答应给他们吃新面馒头。有兄弟去了，不但没有吃上新面
馒头，反而被鬼精的老财主给指派到不同的地块去干活——
怕他兄弟俩在一起时会讲话，不出活儿。

没料想，一季麦子割下来，兄弟俩没吃上财主家的新面馒
头不说，结账时，抠门的老财主还克扣他们的薪水。兄弟俩当场
便背靠背地哭唤起来：“我们兄弟俩不容易呀，来几天了，都没
有见个面！”

这里的“面”，表面上是说兄弟俩同在那户财主家干活，却
一直没能见面；实质呢，也暗讽财主家承诺他们顿顿都吃白面
馒头，却没有兑现。

尽管那是麦客们瞎编出来的笑话，来调侃挖苦抠门财主
的，但从中透出了麦客与东家的关系确实是很微妙呢。

胡昌好像不是那样的财主。他向麦客们承诺的是白面馒
头，外加猪肉炖粉条子，当天中午就兑现了。

午间吃饭的时候，胡昌没在饭厅里摆桌面，而是让麦客们
一溜儿蹲在小街的檐口下。他与老伴儿，一个在前头给麦客碗
里装肉菜，一个提着笼布兜子，往麦客手中递那大白萝卜一样
长的白面馒头。满街的乡邻，还有邻居家的麦客们，都亲眼看
到了。

其间，有新来的麦客问胡昌：“明天，我们也到你家来行
不行？”

胡昌上下打量一下对方的身板儿，当即表态：“行呀行呀，
明天还是这个饭菜。”

馋得那麦客，巴不得立马就到胡昌家来呢。
这样说来，胡昌家当年招来的麦客，自然是不少的。而胡

昌家那样的饭菜，自然也招来同村财主们的忌恨与反感——
“那个胡昌，才穿了几天悠裆裤子？”
言下之意，他胡昌才过上几天好日子，就那样摆阔，盐区

这边没处搁他了不是。
“就他胡昌那点家底儿，再这样吃下去，只怕是不用屯麦

褶子了！”
“胡昌是不是疯掉了！他们家那样宠着麦客，往后我们的

麦客可就不好找了！”
“这个胡昌，真是胡闹！”
大伙儿的言谈话语中，无不在指责胡昌带了个坏头，让大

家以后的事情不好办呢。
胡昌家女人，听到外面的风言风语，回来说给胡昌听。胡

昌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反而跟女人说：“只要收成好，麻雀还能
吃多少！”

胡昌所说的“麻雀”，自然是指到他家来大碗吃肉、鼓圆了
腮帮子吃白面馒头的麦客们。

而那些吃了胡昌家猪肉炖粉条子的麦客，个个都铆足了
劲地干活。胡昌家原本七八天才能收割完的麦子，三五天的工
夫，就被那帮麦客给打理干净了。

胡昌心里乐呀。
其实，胡昌心中藏着一个秘密，一直没好意思对外人讲。麦

收前的那几天，他那只残腿连夜疼得他睡不好觉，他很担心麦
收时天气会有变化。

果然，就在胡昌家岭上的麦子收割完以后，一场暴雨，又
连着数日的阴雨天，将盐区这边许多人家的麦子都给浸泡在
雨水里，烂在泥地里了。唯有胡昌家，麦子收齐了不说，那帮麦
客还借助雨水，把他家麦茬地里的稻秧子也给插上了，并答应
胡昌，秋天收水稻时，他们一准儿会及时赶来呢。

■小 说

雨夜雨夜，，慢温茶香慢温茶香
□□谢谢 华华

三月江南春雨的夜，像“过山车”一
样，暖了又寒，寒了又暖。

宋僧释道昌的《颂古五十七首》云：
“梨花千点白，春雨几声寒。”这里的“梨
花”“点白”“春雨”是指诗人用较小的器皿
泡茶，驱赶春雨夜晚的寒冷。这与春雨过
后的清新、幽静、空灵、澄净，动静结合，相
得益彰，成为偈诗的典范。清人姚鼐的

“飒然春雨来，一室生微冷”则将春夜突然
下起了雨，整个屋子微微有些冷的感觉娓
娓道来，给人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

夜渐深，窗外的雨声嘈嘈切切，如蚕
咀嚼的声音在耳畔起伏着。打开窗子，看
户外万家灯火在雨丝中飘荡摇曳。一个
人静处书房掩卷覃思，找寻与雨夜应景的
事做。抬头看见柜顶上的礼盒，那是贵州
友人不远千里寄来的当地较有名气的茶
叶。何不趁此雨夜，听着大珠小珠落玉盘
的声音，泡上一壶远方的清茶，尽享雨夜
的惬意？

富阳产茶，品茶也有一定的讲究。不
管是凡人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还是文人的“琴棋书画诗酒茶”，茶都
位列其中。茶为凡人生活添滋味，为文人
雅致增情趣。刚迁居富阳那年，相识两个
搞文创的朋友，他们迷恋茶和茶器，经常
谈论关于茶和茶器的知识，然后在茶上想
点子。他们把茶分出三六九等，把茶器分
为高中低下。与我交谈时说嘴越喝越刁，
茶具越卖越贵，表面看起来他们越来越像
喝茶的人，但对我来说终究没从贵的茶叶
和茶具中喝出不一样的感觉来。

仔细想来，不管茶有多少个品种，喝
茶用多少种茶器，用水有多么讲究，对茶
注入多少文化内涵，终究茶就是茶树上的

一片片叶子，是茶人经过种植、采摘、制作
后的心血，其他不过是附属品，关键是喝
茶人对茶的感受。不管是“寒夜客来茶当
酒，竹炉汤沸火初红”，还是“食罢一觉睡，
起来两瓯茶”，生活中喝茶无非两个功能：
一是解渴，身体需要；二是爱好，情感需
要。身体需要也好，情感需要也罢，能享
受喝茶的过程，珍惜生活的不易，才不枉
制茶人从毛茶到成品那一叶一芽的辛劳。

每当看到世人越来越多地追逐好茶
好器，动则成千上万一斤的茶叶、成百上
千一个茶碗的时候，就会想起奶奶，想起
老家山中的那些刺玫果树。奶奶的“茶
叶”从不分春夏秋茶，不需要炒制和小心
存放，只要等到春天刺玫果开花后摘下
来，将这些花朵晾晒几天，便可饮用。从
春天开始，我家就有“茶叶”水喝。

奶奶泡茶的方法很简单，烧好开水，
抓一把晒干的刺玫果花放在胆制的暖瓶
里，一两分钟就泡出一暖瓶甜香可口的茶
水来。真怀念奶奶采摘的那些花叶和暖
瓶里的那口甘甜！

听着外面的雨声，拿出友人寄来的新
茶，滚烫的热水欢快地跃到透明的杯子
里，那些青绿色的小精灵翻滚起来，在水
中沉沉浮浮，摇曳不定。于是，便不由自
主地对照起自己的生活来，在社会这么一
个透明或者浑浊的大杯子里奔波忙碌着，
也是这般匆匆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不久，随着升腾的雾气，茶的清香便
氤氲着，蔓延开来，从鼻孔弥漫到脑际，
尚没有喝，人似乎已经陶醉了三分。恍
惚迷离之间，仿佛又看见老家山里的那
些刺玫果树，听见奶奶喊我喝刺玫果花
茶的声音。

麦麦 客客
□□相相裕亭裕亭

■小 说

“胡昌今儿起个大早，就是要去领几个体格健壮的麦客来。”（插图：王丰子）

在草原保护站工作的巴图，最近遇上一件麻烦
事，他被一只金雕给缠上了。

金雕，那是草原上的空中霸王，嘴尖爪利，目光
如电，速度惊人。它凌空飞起，翼展可达两米三四
以上。这家伙，不但捕食野鸡、野兔、狐狸、狍子等
小型动物，甚至可以猎杀野鹿、野狼等大型动物。
如果你不小心惹恼了它，它会不断追踪攻击你。

不过，巴图被金雕缠上，却不是因为他惹恼了
金雕；恰恰相反，那是因为他救了金雕。

这天早晨，有牧人前来报告，说他家草库伦
边的铁丝网上，挂住了一只金雕。他亲眼看见，
金雕在追赶一只野兔，野兔从铁丝网的空隙穿过
去，金雕可能求胜心切，一时没有注意，一家伙就
撞到了铁丝网上。它的身体被铁丝网缠住，受了
重伤。

巴图和牧人骑马赶去，果然看见金雕已经奄奄
一息了。尽管如此，巴图上前解救它时，它却突然
抖动挣扎，利爪抓伤了巴图的胳膊。巴图用衣服把
它包起来，抱着它骑马回到了工作站，帮它处理完
伤口、上了药以后，又把它放进笼子里，给水给肉，

精心照顾。
起初，金雕还有点不识好歹，刚缓过气来就作

势要攻击人。后来巴图来得多了，每天伺候它，它
总算明白了人的善意。于是它也开始转变态度，
巴图一来，它就张开翅膀欢迎；巴图一走，它还鸣
叫送行。

就这么过了将近两个月，它的伤彻底好了。
它开始注意外面的天空，有时还用嘴去啄笼子上
的钢丝。巴图知道，是时候放飞它了

这天，巴图带着笼子来到野外，嘱咐金雕说：
伙计，以后捕猎可要小心点啊，不要再被铁丝网伤
着了。金雕在笼子里迫不及待地展翅，又发出几
声鸣叫，好像在说：知道了，你放心吧。巴图打开
笼门，金雕试试探探地走出来，忽然展开双翅，直
飞云天。但是它并没有飞远，在巴图头上不停转
圈，还发出尖厉的叫声，显得依依不舍。

巴图在下面朝它挥手，大喊：金雕，再见了，你
要好好活着！

许久，金雕终于飞向远方，很快消失不见了。
巴图的心里，竟然一时空落落的。

过了些天，巴图的“奇遇”就不断发生了。他
骑马上班，忽听头顶上有什么东西嘶嘶地响，随即
扑通一声，打天上掉下来一只野兔。巴图抬头看
去，却见一只金雕正在他的头上盘旋。不用说，这
是那只金雕前来报恩了。

开头几回，巴图还挺高兴，哎呀这金雕还懂得
感恩呢。可是渐渐地，他却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
了。特别是那天，他正在草原上行走着，忽然哗啦
一声，竟然从天上掉下一条近两米长的大蛇来。
那蛇还没有死绝，蛇头烂了，蛇身还在草地上翻
滚，把巴图吓了个半死。

于是，金雕的报恩就成了巴图的负担。他开
始想办法躲避金雕，白天躲到办公室里不出来，天
黑了才敢回家。后来他又休年假，去城里住了半
个月，心想这回金雕应该放弃报恩了吧。没想到，
金雕却给他来了个大“惊喜”。

他是那天晚上开车回家的，早晨他出去上了
个厕所，回屋又睡回笼觉。忽然院子里轰隆一声
巨响，把他惊醒了。赶紧爬起来推门一看，老天
爷，竟然有一匹狼躺在他家院子里。

巴图虽然在草原上也远远见过狼，但是他还
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狼。一大早的，自家院里

突然飞进来一匹狼，也不知道是死的还是活的，巴
图立刻吓得浑身发抖。他在想，金雕，你送这礼物
也太重了吧，我怎么承受得起呀！再说了，狼还是
国家保护动物呢！巴图不敢出门，只好打电话报
警，躲在屋里等着警察过来。

不一会儿来了两个警察，他们看到院子里的
狼，也很紧张；又是喊叫又是扔石头，直至确认那
狼确实死了才敢进院。这时，巴图也战战兢兢地
出来了。

警察半开玩笑地问：巴图，这是怎么回事，你该
不会知法犯法吧？

巴图结结巴巴地说起那只金雕来。正说着，就
听头顶上一声呼啸，那只金雕不知道从哪里突然俯
冲过来，擦着两个警察的头皮掠过，接着在空中发
出一连串啸叫，仿佛在警告他们：你们胆敢欺负我
恩人，要你们好看！

巴图急忙把警察推进屋里，并对着天上大声
说：我的好金雕，这是我的朋友！你快走吧，别再来
缠着我了！求你了！

于是，他们就在屋里商量起这事应该怎么办才
好。这金雕，也不懂人类的语言，怎么才能让它知
道它这种报恩其实给巴图保护环境的工作带来困
扰呢？

他们想疼了脑袋，还真的想出了一个办法。
这天上午，警察陪着巴图，用一辆皮卡装着那

匹死狼，还有金雕以前送来、一直被巴图冻在冰箱
里的野兔、野鸡、旱獭什么的。他们来到草原的一
片高地上，巴图朝着天上喊：金雕，你在哪里？你过
来呀！

还真就好使！没一会儿工夫，天空就出现一个
黑点，快如疾风闪电，眨眼到了他们的头顶之上，开
始盘旋。巴图他们便在草地上挖坑，然后巴图把那
些东西一样样举起来，朝着金雕说：金雕金雕，我不
需要这些东西，你以后再不要给我送了。你这报恩
和我的工作背道而驰啊！你明白了吗？

接着，巴图就把那些东西一样样丢进坑里，然
后掩埋了。他最后拍了拍手，大喊：金雕，你就爱我
到这里吧，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巴图没想到，那个空中霸王突然一个俯冲下
来，巨大的翅膀啪的一下把他扇了个大跟头。金雕
一声啸叫，头也不回疾飞而去了。

从此，它真的不再给巴图送任何礼物了。


